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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为 33773亿

元人民币，共享经济参与者约 8.3亿人，提供服务者

约8400万人[1]，滴滴出行、美团网等共享经济平台发

挥了重要的就业支持作用。通过平台经济模式，消

费者、劳动者与平台企业紧密联结在一起，相互产生

直接或间接的多维度影响。算法技术作为新经济时

代的基础语言，正在全面重塑平台企业的劳动过程

与劳动关系，不断建构新经济背景下的全新平台关

系图谱。伴随着平台企业的野蛮生长，算法技术越

来越成为不同学科学者研究与审视平台经济中技术

逻辑与劳动关系的重要参照物。

一、引言

人工智能学科认为，算法技术即机器学习(Ma⁃
chine Learning)，它是人工智能的子域与核心，是一种

能构建自我的技术，是使计算机具有智能的根本途

径。当前机器学习领域有符号学派、联结学派、进化

学派、贝叶斯学派与类推学派。每个学派也有体现

本学派理念的主算法：符号学派的主算法是逆向演

绎和信息增益模型，应用于星巴克人力调度软件；联

结学派的主算法是反向传播和连续误差测量模型，

应用于优步自动驾驶技术；进化学派的主算法是基

因编程和评分函数模型，应用于 FICO信用评分模

型；贝叶斯学派主算法是贝叶斯推理与后验概率模

型，应用于谷歌搜索引擎；类推学派主算法是支持

向量机和约束最优化模型，应用于脸书、亚马逊推

荐系统。[2]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有学者认为算法

具有技术性和社会性相融合的特点，算法传播具有

网络效应。算法作为数据与信息传播的载体，其运

行轨迹由线性传播向网络传播转变，数据和信息的

聚集带来了公众注意力的聚集。在此过程中，算法

可以建构或再生产权力关系，带来了由于数字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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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产生的信息鸿沟、中心与边缘和不稳定的无产

者[3]等社会现象。劳动社会学则认为，算法作为技术

和物质的存在，具有嵌入性与脱嵌性的双重特征。

首先，算法作为基础设施嵌入到经济与社会结构之

中，在具体场景中既是技术力量，也是人类决策代理

人，其融入和渗透作用显现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其

次，算法作为社会资源和人类价值的载体，拥有解构

和重塑现有社会秩序的能力，显现出脱嵌的特点。[4]

再具体到对平台企业劳动关系问题的分析上，

上述研究认识到算法作为一种不断构建自我的技

术，不仅能够影响政治权力关系，在经济与社会结构

中也发挥着基础性框架作用。但随着平台经济的迅

猛发展，现实中的平台企业劳动关系格局已发生重

大改变，其中较为突出的变化是，资本通过技术所有

权争夺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以此形成劳动关系中资

本主导的权力、利益支配关系。这说明算法技术是

一个蕴涵着技术、控制和关系综合意涵的多元概

念。已有研究仅从单一角度出发去理解算法技术，

不能揭示在平台企业劳动过程、劳动关系中，算法技

术作为型塑平台企业与劳动者关系的中轴与秩序性

框架的角色，也无法解释当前平台企业劳动关系发

生如此变化的具体成因。因此，本文将应用劳动过

程理论的“技术—控制—关系”研究框架对此问题进

行分析。

二、劳动过程理论中的“技术—控制—关系”

框架

控制管理与技能退化是劳动过程理论研究的核

心主题，与此同时，学者们也非常关注技术变迁与劳

动关系的互动作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

程的最终目标是生产剩余价值，为了最大限度地降

低剩余价值生产的不确定性，资本必须控制劳动过

程。在分析资本主义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

到机器大工业的劳动过程变迁中，马克思提出了分

工——劳动均等化、机器——工人技术退化、管理层

级化等重要概念，形成了技术分工——资本控制的

劳动过程研究思路。[5]沿袭这一基本思路，布雷弗曼

提出了科学管理三原则与技能退化；[6]弗里德曼提出

适应机器生产模式的管理策略即责任自治；[7]埃德沃

兹提出技术和官僚控制策略；[8]布若威从工人主体性

研究视角出发，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政体”制造出劳

动过程中工人的“同意”[9]；西尔弗在研究后福特主义

生产劳动过程转型中，提出了技术调整—劳工控制

的具体观点。[10]

进入数字化时代，尽管企业组织形式和雇佣模

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不能忽略技术对于劳动过程

的管理控制。平台劳动过程控制的主要方式是数据

驱动的算法技术[11]，在此技术条件下，平台对于在线

工作控制变得更强也更隐蔽 [12]，体现在劳动任务模

块化、颗粒化与商品化[13]，劳动成果报酬给付平台认

定等方面。[14]同时，算法权力是泛在的权力关系，背

后隐藏的是平台资本的权力，遵循商业逻辑、偏好原

则、技术理性与隐形运行四大规则[15]，其滥觞与失控

会导致社会效益的巨大损失。

对上述观点进行梳理，发现劳动过程理论中的

“技术—控制—关系”研究框架对平台劳动过程的新

变化、平台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有很强的解释力。

技术是影响劳动过程中权力关系变化的决定性因

素，技术形式变化会带来劳动分工细化，劳动分工则

是实现控制、监管和规训劳动者的重要手段。因此，

技术既是资本建立劳动控制的特定形式，也是资本

调整劳动控制方式的原因，技术变迁与分工形式的

主导权成为劳资权力博弈的关键性因素。虽然既有

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基础之上的，但

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长期往复的关系，学术上的

延续有利于分析技术变迁背景下平台劳动过程与劳

动关系问题。因此，本文将应用此研究框架进行以

下分析。

三、平台企业劳动过程的特征：算法主导与资本

控制

网络平台劳动是一种适应信息流动社会的劳动

方式，为劳动者提供了替代性与过渡性选择，拓展了

就业可选集合。平台企业作为消费者和劳动者的中

介组织，其拥有的算法机器不断迭代演进，GPS定位

信息处理、数据库查询、传感与可视化技术使重塑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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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过程成为可能。

(一)基于算法体系下网络化生产形式，平台资本

控制分工与支配劳动

工业化时代，企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典型特征是

纵向一体化生产，福特制与丰田精益生产为其典型

表现形式，这种产业组织架构以产业链和集群为中

轴，生产与劳动过程以核心企业为主体，创新活动与

资源配置均在产业链内部展开。数字化时代，算法

技术使得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融合成为可能，平台

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打破了传统企业的线性生产链

条。算法技术平台作为生产核心处理信息数据，同

时联结用户、劳动者和供应商等边缘生产平台，生成

一个网络化形式的生产组织。

平台“核心—边缘”的生产组织结构不仅使劳动

分工显现出布雷弗曼所提出的“概念劳动—执行劳

动”①层级化特点，也塑造了“核心—边缘”的网络层

级化劳动过程。处于平台网络化生产核心地位的技

术平台依托算法技术收集、处理海量数据，设计与掌

握着劳动过程管理、信息传递、价格决定的绝对控制

权；边缘平台生产则由个人、劳务派遣公司与供应商

承担，同时平台资本能从企业资产负债表上剥离成

本，将其转移给边缘生产者，例如投资成本(Uber司
机的汽车购买)、维护成本(Airbnb房东的房屋维护)、
福利保险与培训成本(AMT劳动者的技能提升)。

对于核心平台执行“概念劳动”的工程师，平台

资本利用团队授权与规范性自我约束等主要手段，

即通过工程师文化——意识形态规范(规范控制)、科
层绩效考核——高额回报激励(直接控制)的控制策

略，掩盖平台企业“996”模式下劳动者超时和高强度

劳动的本质，实现了资本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对于

边缘平台执行“一般劳动”的劳动者②，平台通过众

包、劳务派遣为主的弹性雇佣模式与之联结。形式

上的劳务合作或者承包关系遮蔽了实质意义上的劳

动关系，这意味着：第一，平台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技

术，依据用户需求变化，随时增减劳动者的数量与工

作时间，最大限度地降低平台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

第二，平台规避雇主责任，将生产成本和社会保障责

任转嫁给劳动者，劳动者丧失了标准雇佣模式下社

会保障、工会组织与集体协商等劳动权益；第三，灵

活就业与弹性雇佣模式致使劳动者难以通过长期职

业培训提升专业技能积累，加剧了普通劳动者工作

技能水平的下降。工作技能水平的下降强化了劳动

者之间的同质性就业竞争，使个体劳动者以冲突与

竞争的形式来面对彼此。边缘劳动者原子化的生存

状态瓦解与侵蚀了其形成集体组织的力量，也削弱

了劳动者与平台资本进行博弈与谈判的能力。

综上所述，平台劳动过程是基于技术体系上集

体劳动的网络化形式，平台资本在网络化生产形式

中垄断了技术和分工的权力，通过“分而治之”的劳

动等级制分工将劳动过程管理权扩大到最大限度，

进而建立起对劳动的统治，实现了平台资本价值增

值的目的。

(二)依靠算法垄断与管理，平台资本控制劳动过

程和支配劳动

平台作为联结用户和劳动者的基础设施和中介

组织，通过双边市场经营结构，获取海量信息数据。

平台企业通过算法机器提取分析处理大数据，具备

掌握全局视野的上帝视角，拥有信息、技术垄断权

力的平台企业自然也在资源、利益分配中占据主导

地位。平台企业、用户和劳动者之间存在着数据和

技术权力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结构是平台进行资

源配置的要素，也是资本控制劳动过程和支配劳动

者的基础，平台对劳动过程控制的主要途径是“算

法管理”。

第一，平台垄断算法技术，制定劳动过程规则。

与传统企业雇佣模式不同，劳动者加入平台企业工

作，无需经过面试、合同签订和培训等一系列复杂的

工作流程，劳动者只需要下载平台的手机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上在线完成注册和接单两个步骤即可。

在正式接单后，手机客户端的应用软件会分解劳动

过程，指导劳动者完成分派的劳动任务并获得相应

的劳动报酬。平台的工作时间和工作任务具备碎片

化特征，工作时间灵活自由、进入退出程序简易、低

成本，并且算法技术提高了分派任务与劳动者的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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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度和完成效率，劳动者能够自主控制工作的时间、

地点和方式，因此，劳动者乐于加入平台。“正是这种

参与游戏的行为产生了对其规则的同意”[16]，通过算

法技术，平台将劳动过程建构为一系列游戏或一套

有限的选择，提前给定劳动规则，使劳动者不但同意

平台的生产关系，也获得了劳动者对平台劳动规制

给定、规则不可改的认可。

第二，平台垄断算法技术，全面监督劳动过程。

如何监督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者表现，平台资本已

不再依赖于以往的直接控制、结构控制等劳动过

程控制形式，而是凭借算法技术创造出新的控制

手段——应用管理。例如滴滴出行的信息化管理工

具“谷雨系统”，从在线时长、服务时长、司机流水、乘

客投诉和服务分等多维度的数据评价司机的运营情

况与服务质量。算法技术贯彻平台意志，将管理规

则隐藏在算法之中，借助应用软件自动执行。内置

于应用软件中的算法和程序实质上替代了劳动规制

的功能，意味着通过应用软件设计和支配劳动规则，

平台迫使劳动者有意识地自我监视与管理，建构最

为有效的全景和敞视式劳动过程控制体系。平台劳

动者逐渐成为被算法管理的雇佣者，而平台则成为

算法化的无法协商的雇主。

第三，平台垄断算法技术，控制劳动过程结构。

与福特制和丰田精益生产相比较，平台的网络生产

活动貌似分散，边缘生产者自主执行基本生产活动，

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平台对劳动过程结构的控制也

是分散的。技术平台对于平台直接劳动过程的分

工、控制与管理，不仅使核心技术平台拥有最大限度

的劳动过程管理权，也决定着平台资本与边缘劳动

者的权利关系配置，最终影响着平台劳动者的收

益。以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劳务众包平台(Amazon
Mechanical Turk)为例，MTurk平台依托算法机器，将

用户与企业分散的产品或工作拆分、简化为若干个

标准化的独立劳动模块，并用数字代码标注，众包工

人只要点击每项数字代码，就可以破除劳动过程的

时空限制，随时随地执行劳动任务。模块化的劳动

过程使得边缘劳动者不知道自己生产什么产品，更

不能识别自身处于何种劳动分工与协作关系之中，

自然就不会拥有西尔弗所强调的工作场所的“结构

性谈判力量”，即“工人在经济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所

产生的一种力量”[17]。

第四，平台垄断算法技术，决定劳动成果分配。

为防止陌生人交易柠檬化而导致的数字劳动型平台

崩塌，平台企业将劳动者的服务进行事后评价，依据

订单完成情况记录与消费者评价数据决定劳动成果

报酬给付，依托算法技术设计了以用户评价/评分、

劳动者诚信记录为基本内容的数字声誉评价机制。

用户成为平台企业的代理人，用户评价策略成为数

字声誉评价机制的主要依据。在此机制设计框架

中，劳动者必须取悦的人是消费者而非管理者，意味

着劳动过程控制范围从身体扩展到了情感，情感劳

动也是平台劳动者所提供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平

台以极低的成本换取了对劳动者从身体到心灵的全

程劳动监督，平台企业成为看不见的雇主，算法技术

遮蔽、稀释了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管理控制的劳资矛

盾，同时将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冲突悄无声息地转

移到了消费者和劳动者之间。

四、平台企业劳动关系的挑战：权力关系失衡与

利益关系失衡

布若威认为劳动过程具有不可分的两个方面：

一个是实践方面，一个是关系方面。关系方面是“工

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或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18]，

即劳动过程具备关系面向，在劳动组织过程中能够

重塑劳资关系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平台劳动过程

体现出的算法主导与资本控制的基本特征，说明算

法技术不仅是整合平台企业各方关系的中轴，也是

架构平台劳动关系的基础性秩序框架。在平台企业

劳动关系图谱中，识别算法技术所发挥基础性秩序

框架作用的前提是，放弃囿于技术中立的价值预设，

明晰数据是人类社会的镜像，算法技术则是算法部

署者的价值载体。资本偏好能够经由算法技术的设

计与安排影响平台企业的权力配置、利益分配格局，

致使平台劳动者从正规就业、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

中脱嵌，处于非正规、不稳定的工作状态，最终导致

··90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3 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
LABOR ECONOMY AND LABOR RELATIONS

劳资权力与利益关系失衡。

(一)平台劳动过程中算法“黑箱控制”，导致劳资

权力关系失衡

从技术逻辑层面分析，算法决策是一个数据→
模型→结果的运算过程，即计算机工程师预先安排

一个表示结果变量的运算模型，以特定方式确定解

释变量参数，以模型和参数来决定输出结果。但与

传统算法不同，平台企业所用的机器学习算法，其运

算并不受固定参数与模型的限制，即机器学习算法

的运算函数关系并非是固定清晰的数据集合。由于

算法本身在不断学习变化中，给定数据也在动态变

化，机器学习算法的运算和决策规则本身是从动态

变化的给定数据中生成的，输入数据与运算规则的

动态变化导致算法输出结果的难以把握。这意味着

输入数据与输出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统计意义上

的因果关系，不会是规范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从做

中学”以及“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机器学习算

法不透明的逻辑演绎推理方法——“非线性技术”[19]

的“黑箱控制”上找到了最佳印证。

算法“黑箱”、技术壁垒和数据不透明加深了现

实中平台企业劳资权力失衡的格局，为平台资本权

力的隐形运作提供了条件。虽然平台宣传自身定位

是信息中介，但实际上平台依托算法技术控制着整

个劳动过程链条中的交易达成、交易价格、交易履行

与违约责任，奠定了网络平台资本单边主义的基本

格局。无从了解算法代码规则的平台劳动者，自然

被隔离在平台决策的“黑箱”之外，在平台规制的具

体依据、各种标准的数据加权以及奖惩规训决策又

是遵循何种价值导向等方面，被剥夺了参与权与选

择权。以MTurk众包平台为例，由于用工方是MTurk
平台的补贴方，平台资本对处于需求垄断地位的用

工方进行了多种倾斜的制度安排，例如用工方决定

劳务报酬价格、劳动者不能议价；当面对用工方无理

由拒绝支付劳动者报酬、工资偷窃等欺诈行为时，平

台的劳动仲裁结果多数倾向于用工方。 [20]同时，数

字声誉评价机制一方面消解数字劳动市场的逆向选

择和道德风险，激发平台劳动者提供诚信优质服务，

但另一方面，平台间数字声誉资产缺乏流动性，增加

了劳动者退出平台的成本，强化了劳动者对于平台

的实质依附关系。

(二)平台劳动过程中算法“弹性用工”，导致劳资

利益关系失衡

数字技术、新业态和新用工模式，一方面增强了

劳动者的技术赋权，即扩大了其多样化的职业选择

机会，优化了新经济背景下劳动者的适应能力和能

动性，提升了其利益博弈能力；另一方面，平台资本

通过众包/分包/劳务派遣等弹性用工模式规避正规

劳动关系，致使劳动者陷入社会保障缺乏、技能水平

和就业机会下降以及收入不稳定的现实困境。

第一，算法“弹性用工”导致劳动者社会保障权

益受损。平台企业弹性用工模式呈现扁平化与去中

介化，即平台借助于算法技术，将工作任务拆分为模

块颗粒，抛去中间环节，直接外包给众多个人，由个

人直接完成。平台只认可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务合作

关系，平台劳动者被定义为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s)、待命工人 (on- call workers)、临时工人

(temporary help agency workers)和合同工人 (workers
provided by contract firms)。基于正规就业模式上的

劳动权益保障，如最低工资保障、健康保险、养老金

和退休金在替代就业模式下被稀释与消解。2017年
5月，美国劳工统计局调查发现，美国13％的临时工

人、41％的合同工人、28％的待命工人和53％的传统

就业工人通过雇主获得了健康保险；6.6％的临时工

人、38.3％的合同工人、30.1％的待命工人和 46.3％
的传统就业工人纳入雇主提供的养老金或退休金计

划中 [21]，实际参与健康保险与养老金计划的替代就

业工人比例远低于正规就业工人比例。2021年，国

际劳工组织对微任务(Microtask)类型众包平台的调

查发现，平台将劳动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以规避

劳动法律和社会责任，导致平台劳动者的社会保障

福利保持较低水平，仅有 61％的劳动者有健康保

险，35％的劳动者有养老金，13％的劳动者有残疾

保险，16％的劳动者有失业保险，21％的劳动者有

工伤保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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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算法“弹性用工”导致劳动者技能水平降

低、就业机会下降。平台弹性用工模式也体现在平

台通过人力调度算法碎片化调整劳动者的工作时

间。为了维持最低人力成本、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非

标准工作时间被安排在外卖平台越来越常见，骑手

被迫消耗大量时间在等单环节，通过延长、扭曲工作

时间来挣取“高薪”。由于供给过剩，工作去技能化

等原因导致平台劳动者缺乏工作场所结构性谈判力

量，平台企业可以任意扭曲劳动者的生活时间和闲

暇时间，令其配合算法模型要求的工作时间安排，但

无须担心员工流动率过高。这种算法模型对于平台

劳动者制造了一种现实困境：由于非标准、不可预测

的工作时间安排，劳动者难以在固定时间内完成自

我学习教育，无法提升自身价值、就业前途受损，只

能长期陷于低薪就业后备军之中。

第三，算法“弹性用工”导致劳动者收入不稳定

与持续下降。平台弹性雇佣模式迫使劳动者必须接

受不确定与不安全的工作，导致劳动收入形式弹性

化，即平台劳动者收入中必要保障的福利部分收入

占比不断下降，货币工资收入占比不断增高，与此相

伴随的就是平台劳动者收入从规律的、可预测工资

转变为弹性收入形式，个人收入越来越难以获得公

平稳定的保障，因而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平台劳

动者的时薪也远低于美国联邦最低时薪7.25美元的

标准，平台劳动者每小时收入仅为4.43美元，如果考

虑有偿工作时间(实际工作任务)与无偿工作时间(寻

找任务、获得资格证书、与客户交流并评论、最终没

有提交的无报酬/拒绝的工作任务)，每小时收入则降

至3.31美元(见表1)。[23]

与平台劳动者利益受损的现实困境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平台资本借助算法技术在共享经济模式下

积累了规模惊人的巨额财富。2019年，美国五家主

要平台科技公司持有的现金与有价证券等储备金额

达到惊人的规模，其中Microsoft(微软)1366亿美元、

Alphabet(谷歌母公司)1212亿美元、Apple(苹果)1006
亿美元、Facebook(脸书)523亿美元和 Amazon(亚马

逊)437亿美元。[24]一方面是平台企业财富的巨额增

长，另一方面则是在弹性雇佣模式下平台劳动者收

入份额持续下降，劳动与资本在平台企业利益分配

格局中显现出较为明显的分化趋势。

五、平台企业劳动关系的治理路径与政策启示

面对平台企业劳动关系的新变化，治理思路既

要矫正算法技术在信息不对称和权力配置方面引发

的劳资间的权力利益失衡关系，也要构建政府、企业

与劳动者共同参与、协同治理的多元协作治理格局。

(一)政府反垄断监管与社会保障权益覆盖

2020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分析研究2021
年经济工作的会议上要求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

序扩张。2021年2—4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阿

里巴巴投资有限公司、阅文集团等平台企业进行了

反垄断监管与经济处罚。这说明对平台企业进行有

效的反垄断监管是重视维护平台经济各方合法利

数据来源：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and the Future of Work: Towards Decent Work in the Online World,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ILO, 2018-9-10,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45337.pdf,
2020-7-20。

表1 2017年数字劳务众包平台时薪水平(美元/小时)

AMT USA
AMT India
CrowdFlower
Clickworker

Prolific
Microworker
All platforms

有偿工作时间

中位数(Media)
7.50
2.14
1.50
3.19
4.55
1.60
3.00

平均值(Mean)
8.51
3.40
2.65
4.49
5.45
3.00
4.43

无偿工作时间

中位数(Media)
5.63
1.67
1.11
2.13
3.56
1.01
2.16

平均值(Mean)
6.54
2.53
1.95
3.19
4.26
2.15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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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必然要求。对于平台企业算

法技术的审查和监管，政府应要求企业公开算法相

关记录以明晰算法决策依据规则；解释算法规则以

实现政府、企业和公众的有效沟通；构建算法问责机

制以提高算法治理的有效精准。

平台企业的弹性雇佣模式实际上是通过形式上

的劳务合作关系替代实质的劳动关系，虽然降低了

企业用工成本，但加剧了劳动者权益保护弱化的趋

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将社会保险覆盖平

台灵活就业劳动者，构建以工伤保险为主的劳动者

职业风险防范解决机制，从而实现灵活就业与体面

劳动的有效统一。

(二)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与行业自律体系建设

平台企业作为网络基础设施和协调用户交易的

中介组织，能够支持和拓展一个规模网络化市场或

者社群，例如 2018年美团年度交易用户达到 3.8亿

人，平台活跃商家达到 550万户，外卖骑手达到 270
万人。[25]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价值互动的规模

化活跃的双边市场和社会化平台，平台企业具有极

为广泛的社会参与性和极为明显的社会外部效应。

因此平台企业必须承担其相应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

社会责任，并将其落实于具体的企业治理举措中，如

降低平台劳动者的网络平台服务费用、加盟管理费

用；加快新就业形态薪酬制度改革，强化薪酬给付、

劳务成果核验等方面的用工方负面行为惩戒，以提

高平台劳动者的薪酬待遇。平台企业行业自律可以

通过行业规范和信用监管方式限制平台资本权力，

保护平台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所属行业协

会应将保护劳动者权益纳入其考核评价的行业规范

标准，同时建立平台企业劳动关系信用档案，将平台

企业在劳动权益行业规范标准中的失范行为记入信

用记录，进行信用综合评价，以信用评价结果作为行

业和相关部门差异化监管的依据，重点规制监督劳

动关系失范严重的企业。

(三)工会基层组织模式创新与平台集体协商

机制

从工会的基层组织模式创新方面依法保护劳动

者权益。浙江省“车马象”物流企业联合工会、重庆

市沙师弟货车司机(网络)工会，都是区域性或行业性

的平台工会组织，通过打造微信公众号、手机应用等

入会途径，依据平台劳动者灵活就业的区域、行业，

吸纳未参加实体企业工会的劳动者成为工会会员，

创新了基层工会的社会化途径。

建立平台集体协商机制，提升劳动者的利益博

弈能力。以往劳资集体协商难以发挥实效的问题是

资方(行业协会)代表难以识别与认定。一个行业中，

不同企业因规模、技术等因素，难以形成行业协会代

表的统一共识，因此导致代表性不足的难题。但如

今各类平台在各自行业基本处于主导或者垄断地

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此各地区的行业或地方工

会与平台企业进行集体协商，就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和实效性，可从劳动关系源头上预防与解决劳资

矛盾。

随着大数据与算法技术的普遍应用，基于算法

技术主导的新型平台劳动关系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在此格局中，拥有算法技术的平台资本占据着平台

网络化生产的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控制着劳动过

程中生产组织形式、分工方式与权力利益分配。面

对平台资本主导下的权力与利益关系失衡结构，需

要政府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部署、企业从社会责任

治理层面加以规划、工会从组织保护角度实施，以达

到提升劳动者博弈能力、矫正劳资关系失衡格局的

目的。通过上述举措使平台企业劳动关系治理从

“事中、事后反应型”走向真正的“事前建构型”。这

对于促进 8400万平台劳动者体面劳动，推动平台经

济行稳致远，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布雷弗曼认为，为了保证经理部门的控制权，概念和执

行必须变成工作的两个独立方面，对工作过程的研究必须留

给经理部门，只需把研究结果以简化指示所支配的简化工作

任务形式传达给工人。工人的职责就是不假思索地执行指示

而无须理解基本的技术理论和数据。参见[美]哈里·布雷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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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09页。

②国际劳工组织认为，数字平台劳动者主要包括两种：一

是众包工人(Crowd Worker)，即工作完成通过网络平台实现，

网络平台能够接入不特定的组织或个人，使全球范围内的用

户和工人相互联系；二是待命工人(Workeron Demand Via Ap⁃
ps)，即工作的提供和分配通过手机应用软件来实现的待命型

工人。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and the Future of Work, Towards
Decent Work in the Online World,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ILO, 2018- 9- 10,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
public/- dgreports/- dcomm/- 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
645337.pdf,20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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